
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粤剧团创作的粤

剧 《霸王别姬 》 自 2016 年在上海首演以来 ，

一直在内地戏剧界广受好评 ， 2017 年 、 2018

年又两度受邀来内地巡回演出。 这么一个新的

年轻团体创作的粤剧， 为什么在戏曲资源更为

深厚的内地广受关注？

在我看来， 小剧场粤剧 《霸王别姬》 最为

可贵的创造性， 不是什么新概念， 也不是什么

新思想， 它就是编剧、 导演与演员 （在 《霸王

别姬》 这儿是一体的） 认真梳理 《霸王别姬》

的不同版本 ， 紧密围绕着 “霸王别姬 ” 的主

题， 重新编排剧目场次， 并根据新编排场次中

情节与情感的需求， 重新设计戏曲的音乐、 表

演等舞台元素， 让这部经典得不能再经典的作

品， 在今天焕发出勃勃生机。

经过整编后的 《霸王别姬》 用回营、 别姬

与乌江三个场次收拢了原来 《霸王别姬》 不同

版本中太多的碎场， 并在收拢的基础上进行了

适当的舞台改编。

第一场 “回营”， 主创居然以古粤剧的唱

腔让项羽回溯一生：

俺项羽在马上自思自想， 杀子婴焚秦宫自

立为王。 谁不知楚霸王天神下降， 悔当初鸿门

宴放走刘邦。 立鸿沟毁同盟平分楚汉， 有左车

与韩信背叛孤王。 在西楚虎帐内英雄何往……

这一段如此慷慨激烈的古老唱腔， 使得霸

王器宇轩昂地以一个英雄的形象隆重登场。 在

这英雄气概中， 霸王以一句煞板 “虞姬候我返

营房” 完成了亮相， 而在情感功能上， 这一句

话， 又顺利地将一个英雄楚霸王还原成了一个

有情有义的男人。

这个简短的古老粤剧形态的开场， 对于我

这样并不熟悉古粤剧的观众来说， 确实有着某

种猝不及防的扑面而来的感动。 这种感动， 既

在于这样一种古朴的音乐以它强大的能力塑造

出的英雄气息， 也在于它成功压缩了原来 《霸

王别姬 》 的一些琐碎场面 ， 刻意地将这一版

《霸王别姬》 集中在霸王与虞姬两个主要人物

之上， 集中在二人之 “别” 上。

第二场 “别姬” 的改编更具创造性。

一般来说， “别姬” 的重点都是梅兰芳创

造出的美丽的舞蹈。 粤剧 《霸王别姬》 在这里

却删除了虞姬的剑舞！ 但是， 尽管场面上做了

这么大的改动， 这一场 “别姬” 在舞台上仍然

感人至深。 为什么？

听主创说， 之所以要做改动， 来自他们在

无数次观看 “别姬” 时的疑问： 一场剑舞， 舞

台上的英雄霸王基本上没有什么戏 ， 一直

“干” 在舞台上； 而且， 久经沙场的霸王怎么

能不知道别人在拔他的剑呢？ 他要是知道虞姬

在拔他的剑 ， 他会怎么反应 ？ 如此 “生离死

别” 的戏剧场面中， 霸王却没有反应， 在舞台

上多么可惜啊！

为了回答自己的疑问， 主创重新梳理了原

来的情节： 不同于传统戏码中霸王要带着虞姬

走而虞姬不愿意拖累霸王的设定， 这一版 《霸

王别姬 》 的设定为霸王自知无法带着虞姬逃

生———“随孤投死路求生再无他， 妃子走吧”。

这一微小的变化， 对于这两个人 “别” 的

情感却产生了重大影响。 霸王 “力拔山兮气盖

世” 的无力回天， 就多了许多无力保护心爱之

人的心痛； 虞姬 “大王意气尽” 的悲叹， 就不

仅是悲叹楚汉争霸的意气已尽， 也是儿女情长

的缘分已尽。

进而 ， 依循着这种情节与情感的新的设

定， 粤剧 《霸王别姬》 所呈现的， 是虞姬一段

剑舞后在兵将一阵一阵紧逼的军情危急的报告

中自刎， 他们的舞台表演是这样的：

【虞姬欲拉出项羽剑白】 大王

【项羽拦阻介】

【虞姬想介， 再次按著项羽剑】

【项羽想介， 未有拦阻】

【虞姬明白意思， 一路三跪一路拉出剑】

【虞姬食音乐尾自杀介】

就这样， 在虞姬的优美舞蹈中， 在霸王的

掩面而泣中， 这两个角色的撕扯， 构成了充满

魅力的舞台画面。 而在这充满魅力的舞台画面

之中， 是霸王保护不了虞姬的羞愧， 是虞姬拼

却当年醉颜红的情义 。 一部经典的 《霸王别

姬》， 在这里被如此细腻地加以重新解释； 而

这个解释， 合乎整个戏剧的情感走向， 也落实

到舞台上演员的表演之中。

梅兰芳那一代艺术家曾经在舞台上以优美

的舞蹈创造出的生离死别， 在今天的舞台上，

用别样的方式再次出现； 出现的， 虽然不是梅

兰芳的剑舞， 但确实是梅兰芳当时通过剑舞创

造出的最为真挚的情感。

最后一场 “乌江”， 在原来众多的 《霸王

别姬 》 版本中 ， 都是可有可无的段落 ； 粤剧

《霸王别姬》 的 “乌江” 则集中在霸王的内心

纠结中， 以蒙太奇的镜头闪回， 突出英雄末路

的悲剧感。 舞台上， “乌江” 的主角是霸王以

及他想象中的虞姬与马童代表的众将士。 乌江

边上 ， 一边是虞姬且舞且歌———“大王大王 ，

江山仍有转运时， 乌江不渡怎回天？”， 一边是

众将士魂魄不散———“大王大王， 独有霸王江

东去， 有何面目百家前？”

就是在饱满的舞台表演创造出的内心撕扯

中， 霸王终于自刎在乌江边。 一部全新的 《霸

王别姬》 也就如此立在了当代戏剧舞台之上。

置放于京剧的坐标里， 《霸王别姬》 老得

不能再老 。 但它对粤剧来说却是新得不能再

新。 也许正因为它不是粤剧的传统剧目， 才给

了年轻主创如此巨大的改编空间吧。 他们无比

尊重梅兰芳那一代人的创造， 但又不拘泥于已

然完满的艺术表现。 他们创造出的舞台表现是

新的， 但这种舞台表现， 所服务的仍然是梅兰

芳那一代人当年创造出的霸王与虞姬生离死别

的情感之美。

面对这种如此年轻的创作群体的创新， 我

确实是深感钦佩。 舞台上， 就只有三个人 （霸

王 、 虞姬与马童 ） 以及 12 人左右的小乐队 ，

而且， 这三个年轻演员相比于许多我们熟悉的

戏曲演员来说， 表演的功底都略显稚嫩。 但这

些年轻人就在这种局限中， 既创造出千军万马

的氛围 ， 也能有最为激烈的情感世界的撕

扯———这， 不正是最有力的创新么？

创新可以有很多种 。 但创新的核心是什

么？ 核心还是在于理解我们今天自己的所思所

想， 理解传统戏曲美学的动力源泉。 我们看到

的这一场粤剧 《霸王别姬》， 创作者是如此朴

实地从自己对霸王与虞姬的理解出发， 但并没

有将自己的理解概念化地抛给观众， 而是认识

到戏曲这样一种艺术更注重表演的特点， 看到

戏曲这样一种艺术可以通过各种艺术手段塑造

情感创造情绪的长处， 将自己对人物的理解，

内化到人物的情感线索中， 从而， 铺陈出一部

既新鲜又传统的剧目。

看到这样的年轻创作团体如此勤恳地从自

己内心情感出发的再创造， 我确实是有些感动

的。 我们的文化要复兴， 戏曲的创造性转化应

当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戏曲嵌入到

我们生活的时间太长， 影响的范围太广； 而戏

曲的创新发展， 又确实受制于它太过完整而显

得有些封闭的程式。 如何在程式中寻找自己的

突破， 需要的， 首先是继往开来的气魄。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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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7 年开始， 对武戏的重振和抢救就成

为戏曲界的一个话题，国家更首开先例地在中国

京剧节上设武戏专场。 直至今年，对武戏的扶持

和重视持续跟进，比如不久前，国家京剧院就在

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办了 2018 年第一届国家京

剧院优秀武戏展演。

七天的武戏专场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大

轴子”《大闹天宫》了，这可从该场演出票早早售

罄可见一斑。京剧是“角儿”的艺术。此次《大闹天

宫》 由年轻一代的武生佼佼者王璐领衔主演，尽

管王璐曾经高中第六届 CCTV 全国青年京剧大

赛武生组榜首，并荣获金奖，但相较诸多京剧名

家并没有赫赫声望，也似乎不是张火丁、王珮瑜

这样自带话题的角儿。然而京剧《大闹天宫》的票

房却依旧异常火爆，为什么呢？

这是真正百变的孙悟空，每
一次亮相都顺应不同的情境

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中的主

角，孙悟空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标识性的

形象之一，无论是动画片，还是 3D 电影，或是连

环画等，以他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在各种流行文化

领域从来就不曾被冷落过。而在京剧界，《大闹天

宫》也一直是一个“大 IP”。 演出当天笔者在现场

看到，整场演出几乎让剧场沸腾，可见其在今天

依旧能够全方位满足观众审美需求。

在这里， 有必要再回顾一下该剧目的由来。

1951年， 为了满足李少春先生出国演出的需求，

翁偶虹、李少春在《安天会》的基础上重新改编。

《安天会》是京剧“武生泰斗”杨小楼代表作，由“偷

桃”“盗丹”“大战”等关目组成。 经过改编，原戏中

的妖猴终被降伏转变为孙悟空大闹天庭， 最终旗

开得胜，并将其命名为《闹天宫》。 获赞誉归国后，

翁偶虹在周恩来指示下增加了 “凌霄殿下诏”“花

果山请猴”“封弼马温”“闹御马圈”“初败天兵”“二

次请猴”等关目，风格与原有关目相统一，故事发

展脉络则更为完整。尽管时隔半个多世纪，今天看

来这部作品的观赏性、艺术性也丝毫没有减弱。

如何让我们艺术作品中的人物经得住时间

的考验？ 像翁偶虹如此， 能够把人物塑造与艺

术规律结合在一起， 之于戏曲， 则是将人物和

声腔、 表演、 音乐等舞台效果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 这是创作的铁律， 而京剧 《大闹天宫》 就

是这样的作品。

武戏的欣赏是全方位的，包括人物、行当、技

艺、声腔、脸谱、服饰等，这是武戏的魅力所在，而

《大闹天宫》更是如此。其灵魂人物孙悟空集合了

小生、小花脸、短打武生、长靠武生、武丑等不同

表演特点，打破行当界限，但又是在京剧表演的

规矩内表现这只与众不同的猴子，对于演员来说

难度极大，要求极高。 一出场的孙悟空是花果山

水帘洞内与自己的猴群自由玩耍的猴王，演员穿

猴蟒、草王盔、孤尾亮相 ，是京剧中非正统的扮

相，孙悟空与猴孩儿戏耍，通过翎子的表现凸显

人物欢悦兴奋的情绪；再出场时，孙悟空已经是

天庭弼马温了，红色的官衣纱帽、手拿扇子表明

了他身份的变化， 表演上借鉴小花脸的身段，凸

显此时他既滑稽又得意的状态；而当与马王开打

之时，则以一袭短打衣裤亮相，露出猴子本色，突

出了他不甘被驯服，也不甘被侮辱的性情；到“花

果山”一场时，孙悟空更以扎黄靠示人，这又是与

他“齐天大圣”封号相一致，突出孙悟空的威武英

气：直到最终的“凯旋图”，孙悟空以猴甲、红裤亮

相。不同场次人物扮相的丰富变化既充分展现了

京剧各种服饰的美，又凸显了角色在不同情境下

的不同状态和心态，并与各场表演的技艺、开打

相匹配。

观众爱看武戏， 然而武戏却
在没落

国家京剧院版《大闹天宫》的票房火爆，一方

面说明了剧目创作的成功，另一方面却映照出猴

戏的日渐凋零。

武戏中的猴戏集中了武戏的翻、打、跌、扑、

舞等各种技巧身段，而且因为热闹性、游戏性、谐

趣性与观众的接受审美极为一致，因此一直受到

追捧。但遗憾的是，在武戏日益没落的局面下，近

年来，属于武戏之列的猴戏上演频率极低。

很多武戏被碎片化，没有人物，只图热闹，单

纯为打而打，或许是今天武戏没落的一个重要原

因。而实际上，武戏的真正精华，不是单纯地表现

剧中沙场宿将、江湖豪侠的武打，重要的是在武

打技艺中展现人物的特点和性格。《大闹天宫》的

最大魅力就是让观众在纷繁的开打变换中看到

了孙悟空这个人物的特点和性格。 如：“凯旋图”

一场，原本《安天会》关目名为“大战”，唱一支曲

子打一个回合， 是老艺人常说的 “唱死天王累死

猴”。 但“凯旋图”这场开打却变得极为紧凑，而且

丝毫没有给人糊涂乱打的感觉， 孙悟空几个回合

的开打层次极为清晰： 与青龙白虎开打时是刀对

棍，还适当加入了“出手”的技艺；紧张打斗之后红

鸾月孛登场，节奏发生了变化，因为她们二位是女

流之辈，孙悟空完全是一副不屑打的样子；哪吒上

场与孙悟空棍棒对枪开打，节奏又紧张了起来，但

打法也很是诙谐， 把孙悟空边打边逗耍的精神表

达了出来；而与罗睺开打更是妙趣横生，一棍一棒

回合之中把孙悟空的凌厉和罗睺的憨呆表现得很

到位； 与巨灵神开打则是双锤对棍和徒手对打结

合的把子， 凸显出了巨灵神的笨拙和孙悟空的机

智。这场开打之于全剧无疑是个高潮，但是它并非

是单纯烘托高潮的为打而打，而是集技艺、情绪、

气氛、游戏性于一体，最可贵的是打出了节奏、打

出了人物、打出了孙悟空的内心世界，通过孙悟空

与不同对象的开打展现出了他对不同神仙的态

度，一只活泼顽皮、无所顾忌的猴子呼之欲出。 这

难道不正是武戏中“武”之精要吗？

20 世纪上半叶的北京戏界猴戏曾经风光无

限。 前有昆曲名家郝振基、京剧大贤杨小楼在猴

戏上独树一帜，后有李万春、叶盛章、李少春三足

鼎立。 当时的猴戏极其兴盛，不仅有北派猴戏名

家，还有南派猴戏名家郑法祥 、盖叫天 、张翼鹏

等，均各领风骚。

当时南北两派的猴戏都有自己的代表剧目，

从《水帘洞》到《花果山》，从《悟空出世》到《五百

年后孙悟空》，从《十八罗汉收大鹏》到《十八罗汉

斗悟空》等等，无论是老戏还是新戏，反正是把这

个猴子的前世今生都翻了个底朝天。

相比之下，今天的猴戏剧目少得可怜，而能

演猴戏的演员也是凤毛麟角。 我想，这与近些年

京剧界武戏的颓势是相表里的。 武戏难演，作为

武戏精萃的猴戏虽由武生演员担纲，但其实又非

所有武生演员能够胜任，这就导致猴戏在传承上

更为困难。 猴戏中的做表身段打破了武生魁梧、

挺立、高大的身段工架，将身形回缩，靠拢肩曲腿

等动作将猴的形态表现出来。 模仿猴子，又不被

动物的形态所框定，在形似中更注重神似，恐怕

就是北派猴戏对演员的大致要求。

此次主演《大闹天宫》的王璐曾经是国家京剧

院最有前景、且猴戏很出彩的武生演员之一，可惜

的是他目前已经是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的一名教

师。 这更不得不让我们思考武戏演员究竟何去何

从？ 而作为武戏中最难演的猴戏又将何去何从？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京剧《大闹天宫》：
又见猴戏，别来无恙？

张之薇

用时下流行的话 ，

《霸王别姬》 和 《大闹天
宫 》 都是戏曲舞台上的
大 IP。 但这并不表示它
们天然能被今天的观众
接受 。 本期文艺百家刊
发的两篇评论 ， 即是从
近期的两场演出入手 ，

探讨古老的戏曲如何适
应并吸引今天年轻的都
市观众 。 这需要大量的
戏曲工作者自身有热情，

有动力 ， 自觉地将自己
对于戏曲的思考 ， 转化
成舞台上的创新。

———编者

◆国家京剧院版 《大闹天
宫》 的票房火爆， 一方面说明了
剧目创作的成功， 另一方面却映
照出武戏的日渐凋零。

◆置放于京剧的坐标里 ，

《霸王别姬 》 老得不能再老 。 但
它对粤剧来说却是新得不能再
新。 也许正因为它不是粤剧的传
统剧目， 才给了年轻主创如此巨
大的改编空间， 从而使一部全新
的 《霸王别姬》 立在了当代戏剧
舞台上。

京
剧
《大
闹
天
宫
》剧
照
（制
图
：
邢
千
里
）

粤
剧
《霸
王
别
姬
》剧
照
（香
港
西
九
文
化
区
戏
曲
中
心
供
图
）

后戏迷时代，老戏如何面向新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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